【漫谈党文化】
————新唐人电视台《侃侃而谈》节目
	第十二集：“稳定压倒一切”

	方菲：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又到了我们“漫谈党文化”节目时间了。今天我们请到了《北京之春》的主编胡平先生来做我们的嘉宾。 

金然：今天我们也是来谈党文化中一个典型现象，而且是大家都普遍接受的一个现象。下面我们先看一下场景再回来谈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女职员：你好，冯主任。统计报告已经出来了，申报前请您看一看。 

冯主任：好。（浏览了一下统计报告） 这统计结果不行啊。这拿出去还了得，要求再重新调整一下。坐、坐。 

女职员：调整？可是各项数据都是核对过的啊。应该不会错吧。 

冯主任：你刚来，不怪你，咱们这是宏观调控，加强管理嘛。 

女职员：可是这统计结果，它能调吗？可怎么调啊？ 

冯主任：给你举个例子？去年萨斯病爆发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及时报道，是为了稳定。当初唐山大地震前，有过预报，为什么不公布？一切为了大局，也是为了稳定。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方菲：刚才这个场景，我想很多人都会同意还是比较真实的，因为在国内很多机关，他们做事好象都是这样的。 

金然：是啊，不只是刚才那个萨斯的问题，包括像比较极端的，六四的情况，都提出了这么一种“稳定压倒一切”的说法。胡平先生，您能不能说一下这个说法当时提出的背景，以及具体是为什么提出来呢？ 

胡平：“稳定压倒一切”这个口号是六四之后提出来的，当然在此之前也就表达过类似的说法。比如“89学运”刚刚起来的时候，当局就是以这个稳定的名义去压制，就指责他是个动乱，那事实上在毛泽东时代的后期也提出这个问题，他就提出要以“安定团结”为好，它折腾了好几十年，折腾够了，它要以安定团结为好了。那么到“六四”之后这十几年间，“稳定压倒一切”成了中共维护自身权力最重要的一个口号。 

方菲：这个好象也是中国一个特有的说法，那么胡平先生，您怎么看？ 

胡平：“稳定压倒一切”这个口号真是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的口号。因为人类不同于蚂蚁，不同于蜜蜂。拿蜜蜂来说，它的工蜂也好，雄蜂，蜂王啊，它们有不同的分工，但它们分工都是由生理构造决定的，由此形成的秩序呢，也是天然的、自然的。人不一样，人生来都是一样的，人的生理结构都是一样的，而且人有自由意志，所以对人类来说，稳定不是唯一的价值，也不是最高的价值。在稳定之上，还有自由，还有公正。你没有自由，没有公正的这个稳定，那就是暴政。 

再说，“稳定压倒一切”这个口号，其实没有人会不分青红皂白的赞成稳定压倒一切。因为这个口号，它很狡猾的去掉一个定语，你说稳定，谁的稳定？你说现在共产党今天整天喊稳定压倒一切，那你当年怎么搞革命呢？对不对啊？你干什么要革国民政府的命？你那个时候讲稳定，你就老老实实的不革命不就完了吗？所以现在共产党喊的稳定，其实它所说的就是要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稳定。 

金然：但是胡平先生，我有一个问题，你比如说，您刚才说，它现在提出这个口号只是维护中共自己的稳定，但是有些人，国内的观众，他们也可能认为，不管是谁稳定什么吧，但是现在中国这个社会，他们觉的还是需要稳定的。客观上还是需要稳定的。而且他们都认为，比如说像苏联这个例子，当初发生了这个情况以后（苏共解体），好象是社会不是很稳定，而且老百姓生活也不是像原来那么好了，他们也有这个想法，那您怎么看？ 

胡平：我想，第一，对于苏联和东欧的情况，远远不象共产党宣传的那样那么糟糕，实际上他们的转型应该说是相当顺利。另外我想拿中国人来说，认识也发生了这么一个变化，在早先，在89的时候，当时学运刚刚起来，当局就指责你们搞动乱，当然大家都不信，都不服气啊，而过了十几年之后，反而很多人相信了中国真是不能搞自由民主，一搞真会乱。其实这里的道理很简单，那就是在十几年前，在六四之前，中国社会的矛盾还没有那么尖锐，没有那么复杂，人们对理性的解决问题还有更大的信心，而在十几年之后，由于中共长期的坚持专制压迫，拒绝自由民主，使得社会矛盾越积累越多，而且成恶性的发展，同时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，这么一来，确实我们未来的民族转型就面临更大的困难，处于这么一种担心，所以人们，很多人才无形之中接受了“稳定压倒一切”的口号，多少还有些道理。 

金然：您说的这个，我还真的有自身体会，因为当初六四的时候，我是在北京上大学，也参与了，所以过后的时候，共产党说学生在搞不稳定，在搞动乱，我是从心底里不服的，可是在出国之前，也就是经过几年之后，我觉的，好象也部份认可了-- 这个稳定还是挺重要的。 

方菲：发生变化了。 

胡平：确实你提的问题非常有意思，这专制统治它有个特点，它能够自我实现。记得在79年的时候，“民主墙”的时期，当时“中国青年”杂志邀请我们去座谈，我就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，就是中国古典小说《镜花缘》，恐怕很多朋友都看过那本书，记得里头什么女儿国啊，君子国啊，奇奇怪怪的，还有个国家叫伯虑国，伯虑国的人很奇怪，他们就是害怕睡觉，因为他们认为一睡觉就跟死了一样，睡觉就是死亡，所以他们不敢睡觉。再困的时候也要强打精神，他如果看见别人睡着了，那拼了命呀也要把他拉起来，也不让人家睡，这样大家可以想象，总有一天一个人一觉睡下去，就拉也拉不起来了。但是明明是困死了，大家反而得出个教训，可见不能睡觉，可见睡觉就是死亡，明明是困死了，大家反而认为是睡死了。所以专制制度它有这么个自我实现能力，就是说，它以稳定的名义去进行高压，去进行压迫，在最初呢，它是吓唬大家：如果没有我的专制，没有我的高压，社会就会动乱。它最初这么说的时候，那是吓唬人的，是骗人的，可是说的时间长了，它压制的时间长了，使社会的矛盾越积累越多，越积累越复杂，那有可能是真的了。到时候，一旦没有专制，确实天下就可能大乱了。就象你老不准人家睡觉，等有一天，一个人倒下去，那确实一睡，就醒不来了。所以专制其实是靠着这么一种自我实现的能力，它恰好从反面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要避免社会动乱，我们不是要去压制，不是要去赞同高压的统治，反过来，要造成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。 

方菲：其实这跟大禹治水的道理是一样的。 

金然：是啊，要疏导嘛，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您比如说现在中共特别强调这个稳定，而且还曾经这样说：“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的稳定”，但是本身我觉的它好象也不是中共特有的，你比如说，中国历史上，我们曾经听说，哪里有农民起义了，那当时的朝廷好象也是派军队去镇压，好象也是要保持这么一个稳定。 

胡平：刚才就象你提到的一样。古代的有识之士也就注意到这一点，就主张对社会上的各种矛盾要采取疏导的办法，而不是采取堵和压办法。你采取堵和压的办法能够得效一时，但是你使得矛盾恶性的积累，到头来，总有一天会造成一种更恶性的一种爆发。其实关键的就在这里头，那我们一般很多人只是知道动乱是个灾难，他们不知道有时候稳定也是灾难，甚至是更大的灾难。你像秦始皇暴政下的稳定，那就是更大的灾难，像纳粹统治下的稳定，那就是更大的灾难。反过来呢，动乱有时候也是好事，因为动乱有时候就意味着对社会上不公不正的这种纠正，它是对社会进步的一种推动，其实呢，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反对动乱，就象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会不分青红皂白的主张稳定一样。 

方菲：那你其实是说一个真正稳定的社会，它有一个反映意见的渠道，所以它矛盾可以化解，中共这种情况下，它没有这种渠道，所以就一直压制，这个矛盾就一直激化，所以它就用高压的办法把它压制下去。 

胡平：如果一个社会它把“稳定压倒一切”置于首位，那么到头来它实际上是酝酿一种更大的暴乱，更大的动乱。反过来呢，如果一个社会把自由，把公正置于首位，在此之上建立的秩序，才能是真正的长治久安。你看拿人类历史上，我们知道英国是最早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，三百多年以来，在英国，人民自由，经济繁荣，而且社会是长期的稳定，反过来像实行专制的国家，那么你从历史来看，他们的国家也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动乱。 

金然：我觉的今天的民众，特别怕乱，要稳定啊，其实是被共产党多年来折腾的，所以大家老折腾就觉的赶快稳下来吧，所以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，是共产党把民众折腾成这种情况，现在反而要求说要稳定啊，让大家要稳定。 

胡平：对，所以我觉的这个稳定压倒一切，完全是个陷阱，因为你一旦接受这个口号，一切善恶是非就都颠倒了。因为在现在这种专制制度之下，谁最维护这种秩序呢，当然是既得利益者，他们最维护这种秩序。反过来呢，在这种社会秩序之下，那些受损害的，受压迫的人，他们要起来抗争，要争取自己的权益，而这种社会，又没有为他们表达自己的愿望，理性的解决问题提供任何渠道，因此看起来 ，他们的抗争就被看成是对现今的一种挑战，那么在很多人看来，既然稳定是这么重要，他们就会认为，那些既得利益者，那些权势利益者们，虽然他们是做错了，很没有道理，但是他们既然代表秩序，所以错了也是对的。再没理，也是有理。反过来呢，这些受损害，受压迫的人呢，他们也知道你们是对的，你们是无辜的，你们的要求是正当的，但是你们既然要起来抗争，那你们可能威胁这个秩序，所以你们再有理也是没理，你们再对也是错的，所以这么一来，他对整个事情的看法，善恶是非就完全颠倒了，无形之中，他们就扮演了这个助纣为虐的角色。我们要知道，一个社会最终酿成动乱，从来不是因为那种人喜欢动乱，那儿人想动乱，相反是在那个地方，过份的追求稳定，而纵容了权力的横行霸道，压制了公正的精神，使人们对理性解决问题失去了信心，使人们道德品质下降，所以你要是真正追求稳定，真正的长治久安，必须要把自由公正置于首位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有良知的人，无论你怎么样珍视稳定，你都不能堕落到给暴政作辩护的这个地步。 

方菲：您刚才说得让我想起一个最近发生的事情，深圳有一个人叫邹韬，他发起“不买房运动”，现在中共这个政权好象非常脆弱，就是这么一点点小事，它都觉的是对它的一个威胁，所以这个人在发起这个运动之后，他现在的工作也好，财产也好，还是个人前途，基本上全部被截断了。 

胡平：这件事反过来也说明了，如果像中共这么一个蔑视自由民主、压制人权的政权，靠着它的高压居然能够得逞，那你想一下，他只会对正义、人权这些理念采取更蔑视的态度。你怎么能指望着它哪一天心血来潮，想通了，我们要自由民主了，我们要公正了，这对它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这也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像中共这样一个践踏人性的政权，绝对不允许它长期的存在，我们每一人都要起来进行抗争。从自己做起，从现在做起，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。 

方菲：我觉的今天谈到的这个“稳定压倒一切”的说法，其实很多我们普遍接受的中共提出的说法都是经不起推敲的。 

金然：对，深想一点背后的原因就会看出它的破绽。那么今天我看时间到了，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。谢谢胡平先生来到我们现场，跟大家聊了这么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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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菲：非常感谢，我们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。希望下一次能够和您再见。 

金然：再见了。(12)


声明退党、退团、退队的方法
鉴于大陆的特殊情况，从中国大陆退党退团退队的人士，用笔名、小名、化名

一样有效。

方法一：退党网站

通过突破网络封锁软件或动态网登陆退党网站即可填表声明退党：http://tuidang.dajiyuan.com（注：动态网最新网址：https://w8.nodns.ws/） 

方法二：电子邮件

用国外邮箱给下列退党信箱发声明退党的电子邮件

news@epochtimes.com 或tdsc01@epochtimes.com

方法三：电话传真

退党传真  001-702-2480599或001-510-3720176

001-909-5839879或001-617-9410644
退党电话  001-416-3619895或 001-702-8731734 

001-702-8731734 或 001-514-3421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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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注：在中国大陆为保证安全，请用能打国际长途的ip电话卡或200卡在公用电话上拨打）

方法四：公开张贴

暂无上网渠道者可将退党声明张贴到公共场所，先起到公开表明心意

的作用，以后找机会再上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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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五：利用出国的机会，将三退名单在国外通过上述方式发出或者交给

退党服务中心义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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